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沿着塞纳河

   
如果是静静地生活，细细地体会，我可能会喜欢巴黎的。
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尔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
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
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
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后来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出名的历史悠久的美
术用品店里买到一具理想的三脚凳，画画的时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
着了。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到的那个巴黎和我那么遥远。他们的“评议”，
只给我一种站在大深井边的神秘的惊讶。六十多年前，我毕竟太小，对自己
身边的现实尚茫然不得而知；几万里之外的巴黎和我有什么相干？
徐志摩写过英国、意大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在一些有名的地
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
冷翠”⋯⋯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中的徐志摩。让五六十年
前的读者眼睁睁地倾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大少爷宣述典雅的感受。
我倒是从雨果和左拉、巴比塞以及以后的爱伦堡、阿拉贡这些人的文字
里认识到巴黎真实的人的生活，那种诗意的广阔，爱情和艰辛。
50 年代初期，香港放映了一部美国歌舞片叫做《巴黎艳影》。为什么40
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庸俗的名字呢？平心而论，它是一部活泼生动的片子，介
绍几位住在阁楼的年轻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真实的生活方
式。导演一流，舞蹈一流，摄影一流，演技一流。其中采用了后期印象派矮
子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画作中的人物和色彩，让那些在灯光下的红色、绿
色的脸孔闪耀起来。
伟大的电影家、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老朋友伊文斯拍摄过的纪录片《雨》、
《塞纳河畔》，精心地给人们一层一层剔开巴黎和巴黎人的原汤原汁的那种
心灵中最纯净的美。
我是个“耳顺”的老头子；其实一个人到了“耳顺”的年纪，眼应该也
很顺了。
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
手毛脚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
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
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麦人、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
视线，但一经发觉，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但这些美国人、德国人不
会。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习惯了，“眼顺”了，我放下画笔休息，喝水抽烟，站起来东看西看，
舒展心胸。
巴黎人、意大利人历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
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提到巴黎人几十年前一段趣事：
一个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头咖啡馆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来人
往，不以为意。警察走过来了，他也不理。警察问他：“先生！你不冷吗？”
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着离开。
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来看去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



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
的游客，大多麇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铁塔周围，形成 20 世纪的盛景。
有文化教养，有品味的异国人大多是不着痕迹地夹在巴黎人的生活之
中，他们懂得巴黎真正的浓郁。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
蒙娜丽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
通。
“蒙娜丽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个搞美术的香港人对朋友
们说。我也在场。
蒙娜丽莎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
巴黎是画家的摇篮、天堂。
巴黎又何尝不是画家精神的、肉体的公墓。
像战争中的将军一样，将军是成功的士兵。真正在战场上厮杀的千百万
战士，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中国一位非常聪明的画家住在巴黎，名叫常玉。50 年代初期，中国文化
艺术团来到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
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勉强地维持着生活。他不认
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
运行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代表团中一位画家对他说，欢迎他回
去，仍然做他当年杭州美专的教授⋯⋯
“⋯⋯我⋯⋯我早上起不来，我起床很晚，我⋯⋯。做不了早操⋯⋯”
“早操？不一定都要做早操嘛！你可以不做早操，年纪大，没人强迫你
的⋯⋯”
“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大家都要做的⋯⋯”
和他辩论是没有用的。各人有各人心中的病根子。虽然旁边的人看起来
是一件区区小事。
早操做不做概由己便，这是真的。如果常玉知道开会是非去不可，那理
由就驳不倒了。常玉不知道开会是一种比早操可怕得多的东西，尤其是搞起
运动来的时候。
60 年代常玉死在巴黎自己的阁楼上。《世说新语》的一段故事中有句话
说得好：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就是常玉。
对于人来说，巴黎太好玩；对于画家来说，巴黎是艺术庙堂的极峰。
十多年前，儿子在选择去巴黎或罗马哪个地方学画举棋不定的时候，我
让他去了罗马。理由仍然是巴黎太好玩，年轻人在那里容易花心。
有一天，斯诺夫人和阿瑟·米勒的夫人英格尔在北京我家吃饭，谈到我
儿子选择罗马读书的决定时，她们大笑地告诉我：“罗马也是很好玩的地方
啊！⋯⋯”
儿子到底还是去了罗马。
我从历史的角度发现，巴黎和意大利诸城的艺术环境很像一个装蜜糖的
大缸。收藏之丰富，艺术之浓稠，原是千百万蜜蜂自己酿出来的。但人们却
常在大缸子里发现被自己的蜜糖淹死的上百只蜜蜂。



一般的观众和爱好者欣赏名作时，是无须担心给“淹死”的。从事艺术
者却不然。他每天和艺术的实际性东西接近。年深月久，欣赏水平远远把自
己的艺术实践水平抛在百里之后。眼光高了，先是看不起同辈的作品，评头
品足；最后连自己的劳作也轻蔑起来，干脆什么也不做，粘住手脚，掉进缸
里淹死完事。
艺术的蜜罐里，不知淹死过多少创造者。
蜜蜂原是在花间、在蜂房里工作的成员，固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到蜂蜜
缸边走走，欣赏历来劳动的成果，壮壮自己的声势；然而站在缸边活动的工
作终究不是分内的事。艺术工作之可贵原就在一口一口地酿出蜜来，忘了这
一口一口，忘了那来回奔忙的任务，已经不像是一只正常的蜜蜂了。
我有时还自觉不太像一只蜜蜂。虽然，不怕晒太阳，不怕走远路，经得
起一坐七八个小时，忍得饥饿、干渴，虽然后腿窝囊里的花粉——自己食用
的粗粮采得满满的；至于高质量的蜜糖，却未必一定够格。这就是自己对自
己和历代高手以及当代能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思想。
走在塞纳河边，背着沉重的画具，一边走一边嘲笑自己，甚至更像一只
蚂蚁。
不过蚂蚁比我好，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都比我强。
我是一只孤独的蚂蚁。世界上有独居的蚂蚁吗？请问一个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印象派是沿着塞纳河发展起来的？
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分贫富，都沿着塞纳河居住，画的都是塞
纳河一带的生活，除了高更远远地在塔希提岛之外——虽然塞纳河还是他的
老根。
这是一个颇为有趣而特殊的现象。
我想告诉一位在巴黎居住而研究美术史的女孩，问她为什么不去写一部
这样的又厚又大、夹着精美的照片和插图的大画册呢？我真想这么写信给
她：
“比如说，沿着塞纳河，也沿着印象派的发展史；沿着每一位画家的生
活；沿着他们曾经画过的每一幅作品⋯⋯你开一部小小的汽艇，装满你需要
的美术研究资料、摄影器材。花一段较长的时间生活在你的小世界里，我想
你定会做出跟任何过去的美术史家不相同的成绩来。同时也很有趣，你想，
太有趣了是不是？你还可以钓鱼，高兴就跳进水里。做一个船上的美术史
家。”
世界上许多文化成绩都是由一些乌七八糟的怪念头点燃的。接着我还想
这么写：
“身边的巴黎不写，你到翡冷翠来研究拜占庭干什么呢？或者，你是来
学习‘研究方法和技巧’之后再去研究巴黎文化的罢！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
个谜。巴黎、塞纳河、印象派和你这一类的女孩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任何人都要去研究一种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文化？
“我这个老头丝毫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知识，却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
我要这些知识干什么？极系统、极饱和的庞大的知识积聚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好像用一两千万元买了一只手表。主要是看时间，两三百元或七八十元的
电子表已经够准确了。不！意思好像不是在时间之上。于是，一两千万元的
手表每天跟主人在一起，只是偶然博他一瞥。
“读那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这就太浪费了！



“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
书。
“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这书有什么意思？比如，苏联几十
年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事关紧要的最
有益的书；怀疑是有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
照国际共产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林彪的《毛主席语录》也有
同样的效能。这都是时间转移的结果，由不得谁和谁来决定。
“我怎么越说越远了？
“关于塞纳河和印象派的关系，相类似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想一个人
找一只木船，带着摄影、录音器材和画具，从我的老家洞庭湖出发，上溯沅
水或是沣水，沿着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或是四五十年前的沈从文的文章中提到
的事物做一些考据和调查，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访问，体会。浮过一道道长
满幽兰和芷草的清清的河面，真是令人神往。我可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了。
家乡的河流失了我；我也失掉了家乡的河。
“你呢？你没有失落掉塞纳河呀！塞纳河随时都等着你。唉！不过我觉
得你这个人虽然有条理，耐烦，负责任，意志坚强，也雅兴不浅，只是个子
太小、太稚弱。
“你受得了书房之外的劳动吗？这种工作想起来满是快乐，陷入之后心
情的焦躁，孤独，有时忽然觉得枯燥，或者和所有的女孩子都具有的美德—
—嘴馋一样，突然怀念起某种时常吃到的零食，而小船上恰好离卖这种‘恩
物’的商店很远⋯⋯这一切，你抵抗得了吗？
“当然，当然，你还可以，而且应该到翡冷翠来研究你的拜占庭艺术，
不过，不要忘记一个老头说的这个值得一试的工作。”



梵高的故乡
   
“屋外走蛙式”。
多么古怪的一个名字。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中国字来顶替它的音译。
这是一个小镇，离巴黎两三个钟头的汽车路程。因为梵高在那里生活和
逝世而得名。那些教堂、市政厅、故居，以及田野山丘还原封不动，引来许
多包括我在内的好事之徒的访问。
梵高与跟他相依为命的弟弟的墓葬都在山丘上的坟场内。两兄弟墓碑并
排，让一些翠绿的蔓草连在一起。是梵高为其画过肖像的医生——嘉塞先生
（Dr.Gachet）替两兄弟办的后事，是位真诚的有心人。
梵高的弟弟好像是为了照顾可怜的哥哥才来到这个世上似的；梵高一
死，弟弟第二年也跟着离开人间。
梵高一生只卖过一幅画，是弟弟安慰哥哥而设计的善心的圈套。
梵高在热闹的人间那么孤寂，逝世百年之后，人们残酷地拍卖他的画作，
画价高如天文数字，足够买得下当年一万个活梵高。
“屋外走蛙式”镇子不大，寥落散漫，也不好看。由市政厅小方场自转
一周，即能找到梵高画过的好几幅画。连摆木床和椅子的房子在内。
他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巴黎太远，他只好画四周的风景，画遍了每一个
角落。现在，每一个角落都打着梵高的旗号在做生意——梵高画店、梵高咖
啡店、梵高饭馆、梵高旅店、梵高百货店、梵高画廊、梵高汽车服务。
梵高短短的十年美术生涯，一个没习过基本功的人，初出茅庐就打算靠
画画吃饭，未免太自信了。他就是依靠这点自信活了下来。同时还接济着一
位带着几个孩子的寡妇。及至他逝世之后，这区区自信给我们居住的小小寰
球来了一次很艺术的地震。人们膛目结舌几年也难得复原。
一个人出了名，到处都有人跟他认同乡。梵高是荷兰人，生前住在这里
是因为房钱便宜。那时，有谁会理会这个长满红胡子的怪脾气的荷兰人呢？
肯定梵高的画也算是一种画，而且是好画，既要有远见，还要有特别的
勇气。
世上所有的大桥小桥都是难忘的。
当人不高兴、忧伤的时候，你问他，你喜欢桥吗？你一生走过多少好看
的桥？他情绪会舒展开来⋯⋯
桥跟人的微妙的情绪末梢联在一起，个人的玄想，爱情的始末，甚至绝
望，如果有一座桥就好了。桥时常跟人商量事情，帮你做一些决定⋯⋯
“我看你就嫁给他吧！你看天气这么好！”
“走！远远地走！⋯⋯”
当然也会发生不幸的结局——
“既然这样，活着没意思，勇敢点！从我这儿跳下去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桥。桥不断创造美丽的回忆。
巴黎桥上没有相同的灯。
桥是巴黎的发簪。
俄国沙皇要来巴黎作客，法国皇帝便造了一座辉煌华丽的桥来欢迎他。
造桥成为一种炫耀的方式。
有一幅宋人画的题目起的实在好：《长桥卧波》。
桥卧在波浪上面，人在桥上岂不很妙？桥的确令人油然而生卧波的心旷



神怡之感。
人问孩子：鼻子干什么用？
回答是：产鼻屎的；
又问：脑袋有什么用？
回答是：长头发的；
又问：腿有什么用？
回答是：穿裤子用；
最后问：桥有什么用？
回答是：过船用。
只有桥的回答具有超脱了实用主义的诗意。船从桥下穿过，曾给回忆中
的孩提时代带来多少欢欣！
朱雀桥、灞桥、午桥、天津桥⋯⋯古人也是喜欢在桥上做些动作的。
“谁在天津桥上？杜鹃声里阑干。”桥的景致真是千变万化。
罗丹是一个人的名字，又标志一个时代的开始。
他不像米开朗琪罗有空还写写诗。他从心底到身历都很忙，没时间去弄
文字这类的事。所谓的“罗丹艺术论”，是学生记录的笔记汇编。罗丹这个
人妙语珠玑，思路淋漓，记下来就成文章。
对于罗丹的创作，时时出现有趣的怀疑和争论。那个站着伸腰的男子像，
原是他战壕中的难友。有一天在街头遇上了，罗丹邀他来画室做的这个雕塑
作品，却被人认为是用活人翻制出来的工艺。一些美丽而微带朦胧的女大理
石雕像，人们说是用泥浆淋在泥雕塑上再用大理石仿刻的。
人们对于陌生的现象往往反应出自我见闻的十分局限。
几十年前，我家乡一些人对所有的科学和机械产品都采用非常简单的结
论，要不是有“药水”，就是有“发条”。
对待罗丹也是如此。他太权威，这是早就形成的，因此不需在名分和实
力上跟人拼搏厮杀。不是忍让，是不屑一顾。
他用十年时间做成了巴尔扎克像。这当然是划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大作。
但人们不理解，不接受；连某些高明的鉴赏家也不接受。罗丹毫不惊慌愤怒。
美国和别的国家乘虚而入的艺术掮客和收藏家要收购这件作品，罗丹也不理
会，只退回了法国文学家协会的订金。风度真好！可恶的文学家协会竟然登
报声明，不承认罗丹的巴尔扎克像是巴尔扎克像。
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不承认罗丹的作品，罗丹的作品就不存在了吗？
于是文学家协会进一步邀请了蹩脚的雕塑家华尔切来承担重新雕塑巴尔扎
克，华尔切偷窃罗丹将巴尔扎克穿晨衣的构思，做出一件被人遗忘的作品。
也真怪，世上不少人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被人遗忘！
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点燃了人们的聪明，从公园的角落里被抬了出来，重
新安置在一个光耀的位置上。
罗丹一定见过中国古人做过的达摩像。巴尔扎克披着晨衣的姿势和神气
太像达摩。他赋予那点精神，比巴尔扎克还要巴尔扎克之极！
应该细细揣摩罗丹对付泥巴的技巧。捏一团泥巴往嘴上一按就是胡子，
就是眉毛，挖一个深洞形成了额角和深邃的眼睛，多奇妙！多杰出！这个小
小技巧的展示，为雕塑世界开辟了多大的领域！
波特莱尔告诉罗丹关于塑造巴尔扎克形象时说过：“你在创造一个元素
的形象！”



当然如此，在艺术上，罗丹本来就是一个专门发现艺术元素的人。



罗马，最初的黄昏
   
有几天我们去了罗马，在附近一个小城阿里阿罗看望我儿子十几年前的
雕塑老师维吉里奥·莫塔和师母弗兰卡。除了罗马城里有一间祖传的金银手
工作坊外，在阿里阿罗他们亲手建设起来这座庄园。
地窖很宽广，是铸造作坊。地面上有麻石铺就的客厅、餐室、工作室和
不少卧室。粗大的木楼梯上去是书房兼陈列自己作品的精致套间。
养着一些猫，一只大狗名叫布隆多，毛粗得像麻绳，平日在家里看门，
一年几次地跟人上山打野猪。布隆多粗鲁得像李逵，也懂得人的细腻情感。
此外还有一些鸡鸭、火鸡、一只其大无比的肉猪；一匹自由放荡、爱唱爱闹、
一事不做的毛驴安东尼亚女士。
园子里栽了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树，还有瓜豆蔬菜。
维吉里奥的金属雕刻行当是祖传。祖辈为国王家族制造金银饰品和皇
冠，传到维吉里奥·莫塔时，也曾为欧洲剩下的几个小国王做过皇冠，大部
分转业为总统、总理服务了。定期做些金银雕塑国家礼品。
要不亲眼看见，你难以相信一个人技巧智慧会达到这种程度。罗马城中
所有的巨型纪念塔上的雕塑，他顷刻能用蜡捏造出来，一寸或一尺随心所欲，
神气不差毫厘。
我儿子跟了他一年，被他们家里当做亲儿子疼爱，每天做好吃的饭菜，
连衣服都不准他自己洗。一年后，儿子去米兰上工业艺术设计学院前夕，他
们还哭了一场。
这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往事如梦如烟⋯⋯
这一次我们又去他家住了好几天，见到许多新老朋友，纯意大利式的生
活和交情。热烈真挚，白天晚上，有如过年。友朋的相处的温暖，最接近“感
激”的心情和诗意了！
有一天维吉里奥·莫塔说要开车带我、他太太的弟弟和我的儿子黑蛮去
一个地方。我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个什么地方，儿子的脾气是不狠狠砸他一锤
子是不说话的，于是信着莫塔在坑坑洼洼里、山沟里乱窜，心里惴度目的地
不会有太多的文明可看了，⋯⋯或是，他要为我实践打野猪的诺言？
行行重行行，我瞌睡反复，停在一个野气十足的山下，下车上山。一个
钟头或是两个钟头，来到一批古旧得像火山熔岩凝固的、败落到底的房屋群
面前。
几百年大树夺门而入再穿窗而出，缭绕回环，四围安静如水，景象森穆
庄严。原来罗马前文化时期的遗址，算算一两千年了。居然还有高与树齐的
石建人工水渠。半圆形的斗拱顶着一条巨大的管道。作为罗马人的子孙，是
意大利人的骄傲，作为人类的子孙，我们大家都有份的骄傲。
写这段文章时我见了鬼，把这座山的名字忘了。
再走上去，一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住屋和教堂，也都坍毁得不三不
四。高山平坡上，残阳夕照下一座教堂，屋顶也没有了，还说是文艺复兴晚
期的贝利尼设计的。贝利尼这家伙好了得，是《阿波罗和达菲利姬》那座著
名雕塑的作者。
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坡上盖那么大的教堂干什么？谁来做礼拜？神父岂不
落寞不堪？也可能当时住过很多人，因为战争、鼠疫之类的不幸，人都失落
了⋯⋯



匆忙地摆起画架，用短跑家的速度，画了一张画，取了个《罗马，最初
的黄昏》这个题目。题目是我心灵的感应，画的是几百年前的教堂，心里想
的是罗马前期文化。说切题也可以，说不切题也可以，是我自己的事。
写到这里，记起这地区了，它名叫依特鲁斯坎，属于拉香省管辖。
画完画，大家一齐回家。疲乏，没什么值得说的。
在那座山上坐着画画的时候，想起我在北京的一些日子。时常和家人或
是朋友到十三陵那些没有人理睬的废陵去玩。
我们自己开车，把车子停在废陵的门口，搬出茶具和毡子席子，锁上车
门，一直走进杳无人迹的陵院里去。
数代豪华，隐没在荒草颓垣、乱鸦斜日里。松柏肃杀，牌坊和石雕的祭
坛供桌，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都令我觉得在跟当年的皇上聊天神会的
感觉。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
我常去的有康陵、泰陵、宪陵⋯⋯这都是只有放羊人才去的地方。
好朋友到访，不管男女，都要开车陪他们到那儿去坐坐，喝杯茶。其中
有些朋友深沉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品味；另一些朋友事后告诉别的
朋友：“黄永玉开车带我们上那种地方去，断墙断瓦，坐没个坐处，铺张席
子在地上，还兴致盎然地请人喝茶，那种地方，谁还喝得下茶去？无聊！”
唉！朋友跟朋友可不一样。
记得解放初期，某位大诗人仗着跟毛泽东主席的几十年友谊，要毛把颐
和园偌大的地方送给他。毛纵然是国家主席也免不了吓一大跳，这哪里送得
起呢？也显得这位诗人十分天真，毕竟是个只会做诗的诗人。
《北史》《景穆十二王传》说：“任城王澄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
那时“公园”怕也只是“官地”，没有把现在的“公园”一块块分给穷老百
姓的意思。要真分了，岂不闹得天翻地覆？反过来一想，一个诗人要颐和园
这么大的地方干吗？他管得了、住得下、养得起吗？
真正的公园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培根有一篇《论花园》的文章，说
的是花园设计，和我现在的想法关系不大。“乐游苑”，算不算比较早的地
方呢？汉宣帝的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起“乐游苑”，那地方在长安南边
最高的地方，可以欣赏城里的街道景致，原来既然叫做“乐游苑”，大概应
属于“御花园”的范围。八百多年后唐朝的李白的词里已经是“乐游原上清
秋节”，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老百姓搞“晨运”、“烧烤”的天然公园了。
鄙人 70 年代初劳改下放三年，最初一年多在河北磁县，劳动于十几里的
临漳河一带。提起这条河可是大大有名。战国时代的魏国人西门豹的《河伯
娶妇》故事就是在这里演出的。曹魏的阿瞒先生在这里练过水军；既淹得死
良家妇女和巫婆，又练得了强大的水军，应该算得汤而汪之的大河了，不然，
两千多年后的漳河水深已不过膝，鄙人那时官居“草药组长”，随便拉着满
载“旋覆”黄花的双轮板车涉水过河已十分轻松。《西门豹治邺》的这座“邺
城”，变成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除了小学教员之外，谁也不清楚自己这块
土地上发生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铜雀台”也在村子外头西北另一个更小的村子边上。建安十五年（公
元 210 年）曹操在漳河边盖了座“铜雀台”，三年之后加了一座“金虎台”，
后来又弄了座“冰井台”，一共在三个山上接连盖了三座宫殿。养了千百个
宫妃侍女和招待来宾的“文工团”，可以想像其规模和气派之伟大。眼前呢！
只剩下二十来公尺高的一个半士墩子，土墩子上有座极勉强的小学，坡下一



座后来不知什么时代留下的坍毁的庙门和半截老树。庙门洞左侧地面竖躺着
一段两公尺左右的青石龙头雕刻，远不过明代，算是颇为式微的艺术文物了。
眼前这样的面目和架式，别说“铜雀春深锁二乔”，我看连坡上的两三
个小学村童也都“锁”不住的。
惟一留下的纪念是这可怜可悯的小村子的名字还叫做“三台”。
这里要成为“公园”或旅游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都灰飞烟灭，彻底
完蛋，“以给无业”也没有人要。
这就让我想起要有资格成为今天的“公园”，还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漳河没有了，铜雀台没有了，连“规恢三百余里，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
的阿房宫都没有了。变成农田，变成荒地，自自然然。“楚王台榭空山丘”！
一点也不奇怪。
圆明园，英法联军烧剩了几根石头柱子。烧剩几根柱子也好；总比“大
炼钢铁”时期烧得“一根鸡巴毛也不剩”（河北农民评语）好得多。
鄙人倒是双手拥护赞成做皇帝、做总统、做第一把手的多盖宫殿别墅，
楼、堂、馆、所，要多讲究就怎么讲究，要多阔气就怎么阔气；贯彻再接再
励，前赴后继，一往直前，奋不顾身的精神，踏踏实实，不怕倾家荡产地做
下去。这有个好处；既照顾了皇帝、总统和第一把手的“眼前利益”，也庇
荫了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这批建筑迟早会变成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
劳动人民文化宫“回到人民手中”。
欧洲、亚洲、中东，这样的正反例子多的是。希腊、罗马，皇帝、将军
大打其仗，总是遵守着一定的“比赛规则”：“杀人，不毁物”。人死了成
为古人，却留下了搬不走的东西。财不尽，民再穷也还翻得了身。
连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也鼓着一肚子气在首都马尼拉盖了许多令人难
忘的、有益社会的公共建筑和文化殿堂。
最混蛋的是那个埃及的末代皇帝法鲁克和越南的保大。百分之百的头号
“二世祖”，超级花花公子，狂嫖滥赌，到处玩乐，无恶不作，花光祖业完
事⋯⋯
（法鲁克虽然是个混蛋，他倒是说过一段颇有预见性的行话：再过几十
年，世界最后只剩下一个皇帝，那就是桥牌中的“老 K”！）
世上没有梅蒂奇，没有慈禧和她上几代“先帝爷”，没有路易王朝，没
有沙皇⋯⋯我们会少多少公园和游览胜地？
我始终弄不清公园的来历。比如说，像找纯种狗一样，弄一两座跟封建
王朝毫不挂连的纯种公园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不是公园，却硬说是公园的事我倒知道不少，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听。不
说了！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沿着塞纳河
	梵高的故乡
	罗马，最初的黄昏


